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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着各种不同形

式的活形态史诗。在北方，蒙古、藏、柯

尔克孜等民族的先民，多以草原游牧为

生，草场与畜群的争夺、部落之间的争斗

与战争连绵不断，使得他们的史诗多为歌

颂征战英雄的英雄史诗。而在南方，彝、纳

西、哈尼、傣、拉祜、阿昌、苗、壮、瑶

等民族的先民，多居于高山深谷或群山环

抱、密林环绕的丘陵平坝地区，多从事定

居的农耕生活，民族历史的主线是人与自

然的关系，他们的史诗多为歌颂祖先文化

英雄的神话史诗（或称创世史诗、原始性

史诗），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其中比较著

名的有彝族的《勒俄特依》、《梅葛》、《查

姆》、《阿细的先基》，纳西族的《创世纪》，

哈尼族的《窝果策尼果》，傣族的《巴塔麻

嘎捧尚罗》，拉祜族的《牡帕密帕》，阿昌族

的《遮帕麻和遮米麻》，苗族的《苗族古歌》，

壮族的《布洛陀》，瑶族的《密洛陀》等。

这些史诗的吟诵或演唱，大都与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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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紧密相联。有的具有神秘的功能，意欲通

过吟诵或演唱唤起天神或始祖的灵魂，求

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有的已

经脱离了神秘气氛，演变成单纯的娱乐。

在内容上，神话史诗依次展现了天地

开辟、人类起源及早期生活的广阔画面。

天地开辟内容的大量出现，应当在人

类进入原始农耕、饲养经济以后。进入原

始农耕、饲养时期，企盼良好的天气、获

取更多的收成成为人们的主要欲求，这种

欲求加上幼稚的思维形式，促使人们创造

了带自己始祖性质的天神形象，表现他创

造天地万物特别是日月星云等天体从而主

宰自然特别是气象的事迹。

拉祜族表现天神厄莎事迹的《牡帕密

帕》，就着重叙述了他创世的过程：当天地

混沌未开时，他搓下脚手汗垢做了四根柱

子和四条大鱼，把柱子支在鱼背上使天地

分开，还“忍痛抽出自己身上的骨头”，“手

骨架在天上成天骨，脚骨架在地上成地

骨，天有天骨硬铮铮，地有地骨不下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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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左眼做太阳，用右眼做月亮，“手茧变

成了白云”，“汗珠变成了星星”⋯⋯就这

样，他创造了天地和日月星云，也自然成

为世界万物特别是天体气象的主宰者。

从结构上来说，在各民族神话史诗

里，天神或巨人创世，一般都有初创天地、

拉天缩地、补天补地、撑天撑地、造化万

物等程序。具体来说，先是分开天地，创

立雏形；继而把天弄大，地弄小，使天能

盖住地；再修补缝隙和窟窿，把摇晃的天

地稳住；最后造万物，完成整个创世的任

务。彝族的《梅葛》最典型，另外，阿昌

族的《遮帕麻和遮米麻》以及苗族的《苗

族古歌》等，对此也都有丰富的叙述。

初造天地：

《梅葛》叙述，格滋天神要造天，他放

下九个金果，变成九个儿子，其中五个来

造天；格滋天神要造地，他放下七个银果，

变成七个姑娘，其中四个来造地。弟兄五

个天天吃喝玩乐，一天一天混过去。姊妹

四个勤勤恳恳造地，一点一滴造成。

拉天缩地：

《梅葛》叙述，请飞蛾来量天，请蜻蜓

来量地，天造小了，地造大了，天盖不合

地。请阿夫的三个儿子，抓住天边往下拉，

把天拉得大又凹。放三对麻蛇来缩地，麻

蛇围着地边箍拢来，地面分出了高低；放

三对蚂蚁咬地边，放三对野猪、大象来拱

地，天拉大了，地缩小了，天地相合啦。

补天补地：

《梅葛》叙述，打雷来试天，地震来试

地，试天天开裂，试地地通洞。用松毛做

针，蜘蛛网做线，云彩做补丁，把天补起

来；用老虎草做针，酸绞藤做线，地公叶

子做补丁，把地补起来。

撑天撑地：

《梅葛》叙述，补好的天还在摆，补好

的地还在摇，公鱼捉来撑地角，母鱼捉来

撑地边。用虎的脊梁骨撑天心，用虎的脚

杆骨撑天的四边。

《苗族古歌》叙述，宝公、雄公、且公、

当公“运来金和银，打成撑天柱，才把天

撑稳，才把地支固”。

造化万物：

《梅葛》叙述，天稳实后，用虎的器官

化生万物。

阿昌族《遮帕麻和遮米麻》叙述，“遮

帕麻在手心里捏泥团，用闪闪的银沙造月

亮，拿灿灿的金沙造太阳”。

人类起源神话，准确地说，应该是族

类起源神话，以人类起源的形式出现，大

致分为动植物孕育和天神创造两种途径。

动植物孕育人类情节结构大都比较简

单，但充满了神秘的联系、怪诞的比附，显

示了先民早期思维的特点。孕育的方式大

致有：第一种，直接从某类植物上或某类

动物的卵中生出；第二种，感生；第三种，

交配胎生等。

在南方民族神话史诗里，植物生人最

著名的母体是葫芦，还有苗族的枫树生出

人类始祖妹榜妹留、德昂族的人类由茶叶

所变等说法。人类由动物卵中生出的内

容，在依山傍水的苗族、侗族的神话史诗

里最多。苗族是蝴蝶妈妈妹榜妹留生下十

二个蛋，一只大鸟孵蛋孵出苗族始祖姜央

等。侗族是龟婆孵蛋，孵出男孩松恩、女

孩松桑，他们俩成亲传下后代，成为侗族

的祖先。

感生举彝族《勒俄特依》里的例子。史

诗说，龙女蒲莫列依坐在屋檐下织布，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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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天上飞来几对神龙鹰，龙鹰掉下三滴

血，滴在蒲莫列依身上，于是蒲莫列依怀

孕，生下彝族祖先英雄支格阿龙。

南方民族神话史诗里天神或巨人造人

的内容，如果按照造人的材料来分的话，

有泥和其他物质。彝族《阿细的先基》说，

天神用白泥做女人，黄泥做男人，“大风吹

进泥人的嘴”，“泥人会说话了”；“晒了七

天七夜，泥人晒活了”。还有瑶族的密洛陀

用蜂的蛹和蜂的窝造人，拉祜族天神种葫

芦籽孕育人类，等等。

人类早期生活内容，在南方民族神话

史诗里最有特点的是叙述自己族类经受重

重考验的神话。这些考验神话的真正含义

是：自己族类的祖先因为自己的能力、德

行而得到神的认可，从而在重重灭绝性的

灾难中，得到了神的特殊的帮助而生存下

来，并得到神的特殊的喻示而繁衍后代，

从而更显示出神圣的地位。

这种考验与淘汰，可以说从人类一诞

生就开始了。在南方民族的神话史诗里，

最早出现的人类，具有种种奇形怪状，史

诗完整地叙述了先民心目中人类发展的各

个阶段，叙述了各个阶段人类的生理特

点、伦理特点以及天神的包括洪水方式在

内的选择淘汰。试以彝族的《查姆》为例

加以说明。

按照《查姆》的叙述，人类发展最早

阶段的人，是龙王的姑娘造的独眼睛人，

“他们只有一只眼，独眼生在脑门心”。这

个阶段的独眼睛人，又懒，又凶，心不好，

所以天神“要换掉这代人，要找好心人，重

新繁衍子孙”。于是，就派一个“仙王”扮

作“讨饭人”沿村乞讨。结果，哪一家都

是“不给他饭，不给他水，”只有一个“做

活人”同情他，饿了和他同吃野果，渴了

和他同喝凉水。于是这个“讨饭人”送给

“做活人”一个葫芦。

第二阶段的人，始于太阳暴晒以后。

一代独眼睛人被晒死，只剩下那个“做活

人”。龙王的姑娘找到做活人，给他四瓢水

洗身子，结果这个独眼睛人变成“两只眼

睛朝上生”的直眼睛人。直眼睛人与一位

仙姑结成夫妻，生出直眼睛这一代人。

第三阶段，进入洪水神话，整个叙事

围绕洪水缘起、躲避洪水、延续后代三大

板块展开。

洪水缘起：

主要原因同前。直眼睛这一代人，“经

常吵嘴打架，各吃各的饭，各烧各的汤”。

天神商量“要重换一代人”，并派一位神到

人间查访好心人来传宗接代。这位神骑着

龙马到人间，假装跌了一跤，腰折了腿断

了，请人给人血医治。大户回答：“莫说人

血不给你，人尿也休想给你。”只有庄稼人

阿扑独姆兄妹，用金针刺出手上血给这位

神。于是天神要用洪水洗大地。

躲避洪水：

两兄妹得到某位神赐予的葫芦籽，葫

芦籽种下后发芽长藤结出葫芦。洪水来时

千万人被淹死，只有两兄妹躲进葫芦得以

避过灾难。

延续后代：

两兄妹从葫芦里出来以后，在某位神

的指点下，通过滚石磨、穿针眼展示天意，

成亲生育后代。

在另外一些神话史诗里，出现了主体

的对立面。它们大多是灾害性自然力的象

征或制造者，包括：烈日或旱灾的制造者，

如阿昌族《遮帕麻和遮米麻·妖魔乱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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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腊訇；暴雨或洪水的制造者，如《苗族

古歌·洪水滔天》里的雷公；各种意外灾

害如人畜庄稼病害的制造者，如哈尼族

《窝果策尼果·艾玛突》里的魔鬼策德阿

窝。作为主体的则是族类或人类的象征。

相对于前述的具体对手，他们分别是：阿

昌族的天公遮帕麻，苗族的英雄姜央，哈

尼族的阿妈艾玛。

《遮帕麻和遮米麻》是阿昌族在每年

正月初“窝罗节”上纪念民族始祖遮帕麻

和遮米麻并祈求好年景时唱的。长诗叙

述，“天公”遮帕麻“拿灿灿的金沙造太

阳”，“太阳像阿昌人的火塘，散发着温

暖”。而魔王腊訇想“独霸”世界，他造了

一个假太阳钉在天上，“不会升也不会降”，

“水塘烤干了，树林晒枯了，土地开裂了，

再没有地方躲荫凉了”。遮帕麻和他比智

斗法，首先以花桃树念咒语，看谁能使花

开叶绿。腊訇“念了一串咒语，又掐动手

指头，桃枝顿时叶蔫花枯”。遮帕麻念咒

语，又端来一碗泉水喷，“花桃重吐新芽，

枝头再开白花”，遮帕麻取得第一次小胜。

接着，两人以做好梦恶梦来“斗梦”比高

低。遮帕麻“梦见太阳红彤彤，山中泉水

照人影，树叶树枝青葱葱”；腊訇梦见“山

顶黑乎乎，箐沟流出黄泥水，枯树枯枝光

秃秃”。于是，遮帕麻取得第二次小胜。最

后，遮帕麻撒下毒菌“鬼见愁”，设计让小

妖精捡回去煮给腊訇吃，腊訇吃过就“死

硬”了，遮帕麻射下了腊訇制造的假太阳，

让自己制造的太阳重新普照人间，终于取

得全胜。

哈尼族《窝果策尼果·艾玛突》是人

们在每年农历二月祭寨神艾玛的仪式上吟

唱的，象征性地表现了人们与人畜庄稼病

害的斗争和对村寨守护者地位的争夺。在

长诗里，魔王策德阿窝要村寨的人们每年

“送两个人头”给他，否则就让人家“永远

生不出后代”，庄稼“一颗也不会饱满”，关

牛关马的地方“只是空空的畜圈”，显示出

一种人畜庄稼病害的象征或制造者的性

质。一位阿妈艾玛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成

为牺牲品，挺身而出与魔王斗智斗勇。她

请通达鬼神的主祭“咪谷”说服魔王，同

意这次改为送两个漂亮的姑娘给它为妻。

二月来了，艾玛就将自己的两个儿子装扮

成美女，让他们暗藏利剑去魔王那里结

婚。两人趁婚宴上魔王喝醉了以后，探听

出能够使它丧命的秘密处在它的胸前白毛

之下，于是掏出利剑杀死了它。从此，所

有的鬼怪再不敢侵扰哈尼人了。人们感怀

艾玛，在她去世后尊她为村寨守护神。

在这些故事里，围绕着主宰者或人畜

庄稼保障者的地位，人的力量的象征与自

然力的象征形成对手关系，斗争的结果是

人的力量的象征胜利了，在精神上成为人

们征服旱涝灾害或人畜庄稼病害的欲望的

载体。

（题图：佤族祭祀天神并演唱神话史

诗的“牛头广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

壮族群众在祭祀仪式上唱《布洛陀》


